
星星期期一一
22002266年年11月月1122日日1100

急切挖掘父辈进藏经历

寻寻访访““老老西西藏藏””

    11996633年年，，作作者者的的父父亲亲被被选选中中进进藏藏工工作作，，内内调调回回
来来时时已已2200年年。。但但一一直直以以来来，，父父亲亲去去西西藏藏的的具具体体缘缘
由由，，以以及及做做了了什什么么工工作作、、为为什什么么待待这这么么久久？？亲亲属属
却却并并不不了了解解。。为为了了探探寻寻父父亲亲的的西西藏藏情情结结，，也也为为他他
留留下下一一本本回回忆忆录录，，作作者者开开始始查查资资料料、、拜拜访访进进藏藏人人
员员、、只只身身赴赴藏藏考考察察采采风风。。

  我的祖籍是诸城市石桥子镇王家
西院村，1960年父亲从城关公社党委
书记岗位调任程戈庄公社党委书记。
1963年，中央从全国选调392名干部
进藏工作。年富力强的父亲被组织选
中，没想到我家平静的生活从此
改变。
  父亲王鹤田1928年出生，7岁时
祖父就去世了，祖母带着他和三个妹
妹闯关东投奔亲戚，却被亲戚嫌弃。
祖母以“用要饭棍也要撑起老王家”
的“强势”，带着“三张嘴”回了老
家，把唯一的儿子留在了东北。父亲
靠捡煤核、卖煎饼的勤奋，赢得了其
舅母的喜爱并资助他学文化，使他练
就了双手打算盘的本事。15岁时父亲
从东北回到家乡，担任了村里的儿童
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站岗、放哨、打
鬼子。后来他受到相州早期党组织的
熏陶，传递情报、征集粮食。1947年
他从粮食助征的岗位参加工作，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政府计
划科副科长、城东区区委书记、县计
划委副主任、下泊乡党委书记、城关
公社党委书记、程戈庄公社党委
书记。
  父亲性情敦厚、孝老爱亲。很小
就接受了私塾教育，在东北的冰天雪
地里磨练了顽强的意志，在山河破碎
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在党组织
的培养熏陶下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念。他接受组织选调的时候，家里
有年轻就守寡的母亲、事业心超强的
妻子、最大不满8岁的四个年幼的孩
子。但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是党
员干部就为人民服务，是国家干部就
服从国家需要。可他哪里知道，这一
去就走得那么远，那么高，那么久。
父亲进藏5年多才第一次回家探亲，
内调后担任潍潍坊坊地地区区行行署署副副专专员员时，
距进藏时已经经20个年头。
  父亲进藏时我不满6岁，他内调
后我已经结婚成家。此时祖母已去
世，他不仅没能送终，连尽孝的机会
都没有。为了补偿对家庭的亏欠，他
在半年的休假期内，包揽了全部家
务，还在我孕期、坐月子时无微不至
地照顾……
  父亲正式走上潍潍坊坊地地区区行行署署副副专专
员员岗位，母亲也被安排到地区中医院
工作。地改市时，父亲担任了潍坊市
副市长。1987年他生病住院期间，组
织才发现他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就把
我从诸城调到潍坊，由此我也有了对
父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

参加抗日为党工作

选调进藏义不容辞

  在潍潍坊坊地区新建的家属院里，
同排住着三位从西藏内调的副专
员。地委善待这些从西藏回来的同
志，把新建的家属院让他们先挑，
他们无一例外地选了位置较差的西
户（东西两户一组）；他们有条件
为妻子儿女安排好工作，但无一行
此“方便”；他们带回了一身高原
病，却都始终保持了对党的忠诚，
勤政为民、两袖清风，不利用自己

的职权为家人和亲戚开绿灯。有位
王伯伯曾对子女吼道：“想让我给
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就死了这条心
吧！”
  父亲虽没有王伯伯那么决绝，
却也是亲属头上的“紧箍”。我22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知青返城时是
唯一留在县委机关的“学生娃”；
在无线电行业最艰苦的电镀车间里
当过工人；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和

工业学大庆工作队锻炼过；通过自
己的努力读完了电大专科和函授本
科。我一直坚信，没有父亲这棵大
树罩着，我自己也能生出根来。父
亲曾经分管计划、人事、劳动、公
安等部门，还兼任过潍坊市大项目
建设总指挥，但没有一个亲属跟他
“沾光”。他常常一本正经地要求
我们：“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入
党。”

进藏回来一身高原病 不忘初心拒让亲戚“沾光”

  父亲常念叨西藏人如何淳朴善
良，却从不跟我们解释，他为什么
去了西藏，他在西藏都干了些什
么，为什么一去就20年之久？每当
有人问：“你父亲在西藏待了20
年？”那眼神分明是说，谁信呐！
作为子女，我们面对外人惊奇的问
话，需要一个合理的回答，一个认知
的入口，一个理解的过程，一次灵
魂的升华。
  离休后的父亲各种病症都冒出
来了，抢救性地了解他的西藏工作
生涯迫在眉睫。我们兄妹商量给他
写一本回忆录，他却说个人有什么

好写的。直到他根本就回忆叙述不
了，唯有提起西藏二字他才眼睛亮
了一下，喃喃重复着：“西藏，西
藏……”还没退休的我接下了起草
回忆录的任务，工作间隙找档案查
资料、拜访他的西藏战友、同事和
邻居伯伯……在零碎的线索中知道
了《西藏岁月》这本书，书没找到
却找到了该书的主编、时任中国民
族博物馆馆长张永发先生。“只要
跟西藏有关的人都见”是他对办公
室工作人员的要求，我赴京时有幸
在他办公室里听他侃侃而谈。
  《西藏岁月》是20世纪70年代

进藏大学生的作品集。记录了进藏
人亮丽悲壮的人生、一代人的心灵
独白和奋斗足迹。2007年那个大雪
纷飞的元宵节里，我如饥似渴地读
着这本书，窗外如蝶的雪花仿佛书
中的故事在空中飞舞，我与张永发
先生互发了问候短信，听了歌曲
《走进西藏》，看了发生在西藏的
故事片《极地营救》。这一天中的
几场相遇，都与西藏有关。我决定
只身赴藏考察采风，已不单纯是从
个人情怀出发，而是为了已经装进
心里的模糊的群体。起码他们不该
在至亲这里还“鲜为人知”。

迫切了解亲人经历 查档案寻线索决定去西藏

1963年，山东省调藏干部与部分家属在拉萨合影。


